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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叫“土
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民间也有句俗语，“嫁
出 去 的 女 儿， 泼 出 去 的
水”。

当这两句话激烈碰撞，
便生成了城镇化进程中一
个特殊而敏感的群体——

“外嫁女”。
如何定义“外嫁女”？

原指嫁给本村以外的男
人、婚后户口仍留在本村
的妇女。然而，当农村土
地成为股份可以分红，或
因征地拆迁而让土地能够
直接“变现”时，由此衍
生的“外嫁女”利益分配
纠葛及矛盾也日益突出。

其实，“外嫁女”的土
地权益问题在我省乃至全
国都由来已久。法律与“村
规民约”的纠结，“少数
服从多数”剥夺“外嫁女”
权益……针对此类现象，
本报亦做过多次报道。但
多年来，由于涉及范围广、
矛盾层次深，至今都没有
哪一个省份能够彻底解决
这一问题，即便是法院作
出判决，也很难执行到位。

可喜的是，如今，湖
南“外嫁女”的土地权益
争端有了解决的渠道和出
口。一是通过司法途径维
权——郴州市苏仙区人民
法 院 自 2013 年 10 月 至
2014 年 10 月间共受理辖
区“外嫁女”土地相关权
益案件 19 件，除 6 件调
解成功、3 件撤诉外，10
件得到了判决，10 名“外
嫁女”全部赢得了官司；

而更重要的是，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在源
头上有了政策支持：今年，
湖南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扩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试点范围，通过确权明晰
土地权利的归属，并开始
在桃江县、澧县、新田县
三地整县推进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
点。如此一来，“外嫁女”
的合法土地权益将不会再
如同“泼出去的水”一般
轻易蒸发了。

嫁了人，就不能分钱，
这是“老规矩”

“我家是 2009 年下白水村五
组的第一批征拆户。”11 月 11 日，
朱燕玲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采访时说。

朱燕玲自出生以来，便一直都
在下白水村居住，是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成员，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分有
相应的土地。

上世纪 90 年代，朱燕玲和同
村的唐少美（化名）等女青年陆续
出嫁。朱燕玲尽管嫁到了别的村子，
但她的户口一直未迁出下白水村，
且她还时不时会回到娘家居住，并
在这里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

“ 干 农 活、 进 化 肥、 买 谷 种
……对这片地，女人的付出并不比
男人少。”朱燕玲说。

2004 年，国家发出“粮食直补”
等多项补贴政策，土地价值随之升
高，一亩地所能带来的收入也大大
增加。又过了三年，朱燕玲与丈夫
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也愈发地
有滋有味。

2009 年，因为郴州市城市建
设规划，下白水村五组村民的承包
地被征用。

朱燕玲成了拆迁户。
“要离开熟悉的院子，搬出居

住多年的房子，肯定会 舍不得。”
不过，朱燕玲依然满是憧憬，眼下
还在建设中的安置房小区在她看来
或许会让全家的生活变得更舒适，
也更向城市靠拢。

依照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2007 年，下白水村村民委员会给
每位村民发放了第一批每人 3 万余
元的土地补偿款。

一些村民以补偿款作为启动资
金，在附近的湘南学院周边卖油米
菜，开餐饮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然而，朱燕玲等人并没有等到
土地补偿款。她去组上询问，村里
以朱燕玲等 5 名妇女是“外嫁女”、
已不是本村村民为由，“剥夺了我
们获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

“村组只有一句话——嫁了人，
生了小孩，就不能分（土地补偿款），
这是‘老规矩’。”

朱燕玲不认同这样的“村规民
约”，经过再三争取，村上给出最
后结论，她仅能分得补偿款全额
的 70%，即 22700 元。

“村民小组组长也很无奈，说
‘少数服从多数，组上有一两百号

人，这是大家的意见’。”2009 年
至 2014 年间，朱燕玲等人与村组
反复沟通未果后，2014 年 8 月，“外
嫁五姐妹”一同将苏仙区白露塘镇
下白水村五组告上法庭。

法律支持，
“外嫁女”5 年维权终圆满

“外嫁女”就不能享受村民待

遇吗？
11 月 11 日，受理该案的郴州

市苏仙区人民法院良田法庭法官段
文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物
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政策文件
中都没有“外嫁女”这一法律概念。
尤其是 2005 年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 32 条和第 33 条明确规
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
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
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及宅基地使用
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
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
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
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
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这个案子中，这几名‘外嫁女’
出生后户籍登记在下白水村，婚后
户籍未迁出，且在该集体经济组织
长期生产、生活并履行相关权利及
义务。”段文彪强调，“该村组也没
有提供证据证明她们在婚后取得了
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获得
了其他社会保障。这都说明，朱燕
玲等人需要以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
保障”。

法院认定，朱燕玲等人具 有
被告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与该村组其他村民享有同等待遇，
应获得全额土地补偿款。

后经苏仙区人民法院组织调
解，双方达成协议，苏仙区白露
塘镇下白水村五组依据 2009 年至
2014 年的集体分配方案，于今年
9 月 28 日当庭给付朱燕玲 2014 年
9 月以前所有的土地分配款 58000
元，其他 4 人均获得了相应款项。

官司终于有了圆满结局，朱燕
玲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很担心 7
岁的女儿。“因为我是女人，所以
我才会遇到这些如果是男人就不
会遇到的麻烦。”朱燕玲说，她特
别希望在女儿的成长道路上，不会
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不公。

司法与村规民约的“较量”
在农村，土地往往是村民生存

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
家庭保障要素。然而，在中国传统
的村落文化中，农村妇女的土地权
益更多地被依附在了家庭中。

“有的外嫁女户口迁出后，娘
家的土地被收回，在婆家也无地再
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失；有的女
性离婚后，土地往往仍依附于前夫，
无法单独分出来，若回到娘家，也
难再分到土地。”湖南女子学院女
性研究中心教师颜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旦面临土地征收等
情况，这部分女性很容易被剥夺本
应享有的权益。

此 前 有 媒 体 报 道，2012 年，

外嫁女：被村俗剥夺的土地权益

“土地跟着婚姻一起没了”
11 月 7 日，天气转寒，在桃江

县城一家饭店忙碌的方丽荣却显得
格外有劲儿。

“这次土地确权中确认我有 2
亩地，感觉生活有了依靠。”她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二轮土
地承包时，自己在村里与前夫共有
3.142 亩土地。

“那些地并不连片，分十来块

散布在村里，很多都是边边角角，
无法用机械耕种，只能依靠人力。”
方丽荣说，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她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一分
土地都洒上了自己的汗水，每一分
收成都是自己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
的。然而，2009 年，方丽荣与丈
夫离婚，此后便一直在桃江县城打
工，原来土地的收益也与她没了关
系。       （下转 A05 版）

“五年，总算尘埃落定了。”朱燕玲说。
坐落于湖南省郴州市区城东的苏仙区白露塘镇下白水村，如今已不

复 5 年前庄稼繁茂、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这座走在郴州市城镇化前沿
的村庄，不仅将要迎来一家豪华的星级酒店，这里也是郴州最高学府湘
南学院新校区的所在地。

5 年尘烟四起的城镇化改造中，征地拆迁的推进，让朱燕玲“外嫁女”
的身份变得格外敏感而尴尬——“村规民约”的左右，“多数派意见”的
推搡，让她无法得到应得的土地征收款。

于是，朱燕玲同与自己情况相似的另外 4 名姐妹一起，将家乡告上
了法庭，希望用法律来终结乡村旧俗带来的不公。

全国 31 个省区市县以上妇联接受
的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信访
近万件次。其中，因各地城中村改
造而带来的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集
体经济收益分配相关的信访量比
上年显著上升。

一组来自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
院良田法庭的数据显示，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该法庭共受
理辖区“外嫁女”土地相关权益案
件 19 件。 除 6 件调 解成 功，3 件
撤诉外，10 件得到了判决，10 名“外
嫁女”全部赢得了官司。

“这 10 件判决，有 6 件的被告
村组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全部
维持原判。”段文彪说，在一起案
件的审理过程中，村组开了一台中
巴车，载了 30 多名村民来到法庭
旁听，黑压压地坐了一片，以示对“外
嫁女”的不满。也有村组的村民集
体写信，要求按照村规民约，不让

“外嫁女”获得土地分配款。这些
为了争取自己的土地权益而闹上法
庭的农村妇女，也势必面临着与村
集体对抗的尴尬与压力。

但对于许多土地权益受到侵
害的“外嫁女”而言，能够来到法
庭已经是一场胜利。

11 月 9 日，记者加入了一个名
为“湖南出嫁女维权联盟”的 QQ 群，
群里共有 176 名成员。记者获知，
该群体中有来自湘潭、株洲、湘乡
等地的数十名外嫁女，她们曾向地
方法院递交起诉书，试图通过司法
程序维护权益，但法院未予受理。

一份来自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
询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2004 年
至 2013 年底，该中心共接到关于“外
嫁女”土地权益及集体经济收益
分配纠纷的投诉 600 余起，涉及 3
万多人。其中，128 件重大典型农
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中，法院不予
受理的有 93 件，占全部代理案件
的 72.6%。

一部分“外嫁女”因此走上了

上访的道路。同时，由于相同处境
的妇女很容易团结起来共同行动，
因此也形成了集体上访，给各地维
稳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推进制度保障，
让“外嫁女”不尴尬

“侵犯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社
会矛盾。”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
副主任、教授李慧英表示，农村妇
女土地权益中，尤其是征地款和安
置费，由于直接影响到生存与发展，
对妇女及其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

在湖南女子学院女性研究中
心教师颜龙看来，此类侵害案件频
繁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在农村，受
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也因为
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国家公权力
不能有效监督，便使得村民组织“高
度自治”，村规民约成为了“小宪法”，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成为了“多
数人的暴力”。

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相关法律
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政策设计
缺乏性别视角，导致女性的地位和
权利的保障存在一定的缺位。

颜龙认为，司法大门应该为土
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外嫁女”敞开。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法院对此类
纠纷的受理和处理标准不一，存在
部分法院仍不予受理的情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保
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
了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颜龙说，
全国妇联正在推动的部分村、县试
点村规民约修订工作，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登记管理指导意见出台等，
正是在制度上进行的有益探索，对
于保障妇女土地权益，调动妇女
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
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进
程，具有重大意义。

失婚失地女性的“逆袭”
当郴州“外嫁女”朱燕玲的合法土地权益受到法律支持时，益阳市

桃江县浮邱山乡齐心村村民方丽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外嫁，在娘家
没有了土地；离异，那片自己曾和丈夫一起耕种的土地已与她无关。失
婚又失地，“两头空”的她面临着可能流离失所的严峻现实。

好在，今年 7 月，方丽荣迎来了转机——湖南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从 2014 年起，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试点范围，4
年内完成全省确权登记颁证任务。

而方丽荣所在的益阳市桃江县，正是三个试点县之一。

郴州：司法维权；益阳：土地确权——

让农村外嫁女脚踏实“地”
 ■郴州：司法维权

图 / 陈海

■益阳：土地确权


